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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大法在世界各地：
英文明慧网被评为英国伦敦独立报本周10大最佳网站之一
英文明慧网www.clearwisdom.net是一个主要介绍法轮功和法轮功消息的网站。在英国伦敦独立报6月8日公布的本周10大最佳网站中，英文明慧网名列其中。
法轮大法在西班牙全国健康博览会备受瞩目 

西班牙一年一度的全国健康博览会于5月3日在名城巴塞罗那开幕。法轮大法学员应邀参加。博览会上，300多人当场报名参加法轮功九天学习班。西文版《转法轮》仅前两天便销售一空。博览会主办者之一蒙忒思女士热情赞扬法轮大法给人们带来和平、健康，使人的精神得到升华，并以博览会主办者的名义向与会者郑重推荐法轮大法。
韩国法轮大法学员作为世界杯声援团负责人受到政府褒奖 

世界杯足球赛在韩国10城市共有30场比赛，韩国法轮大法义务联络人权洪大由政府指定，负责大邱一赛场。6月8日，韩国政府将这次世界杯赛举办期间负责各地市民声援团的主要负责人邀请到中央府青瓦台，为这些有功之臣举行宴会并颁发了奖品。有关部门负责人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干得太好了，假设叫我们政府有些部门组织此类活动的话，还做不到你们这般巧妙。”
美国费城法轮大法图片展获成功
6月7日下午一时许，法轮大法图片展在美国费城著名景点自由钟附近的霍顿画廊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对公众展出。图片展共展出五十余幅珍贵的大型彩色照片，真实记录了法轮功的十年和平历程。数位宾州的议员和代表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贺词，费城市长特意发来了贺信。一周内共有上千人参观。当地电视台也作了详尽的报导。 

党校副校长“四个想不通”
“与其相信媒体宣传，不如借来经书看看” 
文/朱华

好友是一位地方党校的副校长，身居领导岗位几十年。他为人朴实厚道，廉洁奉公，有思想，有辨别能力，是深受群众尊敬的好领导。他经过一年多对法轮功全部书籍的学习、观察、思考，最后选择了修炼法轮功。

他的得法还得从1999年7月20日当权者对法轮功开始迫害说起。从那天起，电视、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体如出一辙，轮番轰炸，对法轮功进行“揭批”，后定性逐渐升级，揭批的内容也越来越离谱，使他产生许多质疑。

他第一个想不通的是，他熟悉的炼功人，也没妨碍过别人，多数善良和气，乐于助人。七年多来他们的身体健康了，对人更谦虚了，多年慢性病缠身的人也不用再吃药了，甚至一位患晚期癌症的好友，也因为炼功完全康复了，而且原来的腰、腿、肩疼、胃溃疡也一扫而光了。在他朋友的身上找不着任何一点老年人的迹象。他也从没听说过什么“走火入魔”。相反，功法的神奇倒是令人震惊，亲眼所见的跟官方报道的“1400例”完全不相符。

第二个想不通的是，假如炼法轮功的人象喉舌媒体所宣传的最后圆满的手段是“自焚”，是“杀家人”，又有谁会参加呢？除非这些人精神上有问题，可是，7年来有近亿人炼功，难道一亿人都不正常？

第三个想不通的是，自7.20以后，他们不间断地到北京上访，去和平请愿，为法轮功说公道话，却遭到野蛮镇压，可上访人员依旧不断，是什么力量使他们这样做的呢？为什么这些人不去“自焚”求得圆满呢？后一个阶段还报道有外国人来天安门炼功、请愿，这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在经济条件很困难的情况下，仍义务地为老百姓发资料，讲真相。凝聚力之强，令他难以理解。

第四个想不通的是，法轮功学员信仰真善忍，做好人难道也有罪吗？好人多了不是对当权者治国更有利吗？对于这么一些默默承受，不怒不怨的赤手空拳的百姓，政府为什么要下这么大力气去镇压？难道他们不应该有自己信仰的权利吗？因为镇压法轮功和采取的株连政策，使得一系列社会问题都会出现，这难道对社会有益吗？

回想文革期间，全国上下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定成“叛徒、工贼、内奸”，讲什么铁证如山，结果刘少奇含冤而死，最后不也平反了吗？历史证明，政府划定的东西，不一定都是正确的。近四十年的工作中，历经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国的政治太可怕了，变幻莫测，它能使“英雄”一夜之间变成魔鬼，使蛀虫变成国家“栋梁”……  实在不能再“盲从”了。于是他决定不偏听偏信新闻报道，借来法轮功的著作，全面了解法轮功。

他真的是认真的了解了，从2001年2月份到2002年4月份，用了一年零两个月时间，从头至尾，认真地读了《转法轮》和李老师的所有其他的著作。结果越看越爱看，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有严重高血压的病人。今年春节后他只顾抓紧时间读书，竟忘记了吃以前从不敢间断的药，直到一天医生到他家串门，替他量了血压，才发现他的高血压不见了──  而他那时还没有开始练动作，只是读读书而已。他再也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找了修炼法轮大法的好友，学了动作，正式开始了法轮大法的修炼。
六根电棍、几万伏电压电击逼迫“转化”
赵明再谈狱中痛苦经历，声明矢志修大法
　　编者按：清华大学计算机系93届毕业生，爱尔兰都柏林三圣学院学生赵明因2000年回国为法轮功上访而被非法劳教两年。在国际社会营救下，今年3月12日获释，3月23日返爱尔兰。劳教期间赵明所经历的残酷迫害是生活在和平时期的人们很难想象的。

回爱尔兰以后，我向许多人权组织和媒体讲了部分我在北京劳教所内所受迫害的真相，却还一直没有真正讲到那迫害中最邪恶最卑鄙的部分──精神迫害。在同修们的鼓励下，我今天把它讲出来，为了让人们了解这迫害的邪恶，也为了真正从这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除了近两年来在北京团河劳教所的种种酷刑和洗脑外，这次释放前，恶警一边对国际社会承诺到期会释放我、“不会为难”我，另一方面在我到期前对我进行了酷刑折磨。

他们在2002年元旦前就把我单独放在一个旧楼里和其他人隔离开。在我劳教到期前两星期，他们先两天不让我睡觉，然后晚上假惺惺地让我看电视，一个恶警突然把我推到一个办公室里。一进屋，看到地上摆着一张床板，上面有不少被罩撕成的带子，屋里有五个警察，包括管理科科长、教育科科长、教育科副科长和两个攻坚班的警察。我一看就明白了，他们想用电刑。他们先威胁我要我“转化”。在我严辞拒绝后，他们开始把我往床板上绑，脚，腿，上身，手臂，分别绑住，还有一道从我的嘴里跨过绑住头部，这样做是为了防止电击时身体跳动。绑完后他们再次威胁我“转化”。被我拒绝后，他们抱出一捆电棍，开始分发电棍。那电棍有50多厘米长，除头上有两个电极外，整个电棍还有螺旋状金属环绕，用这部分放电，能在很长范围内电击。他们至少使用了六根电棍开始对我全身电击。

我的身体开始剧烈的跳动。他们不时停下来继续胁迫我签字接受他们的所谓转化。有一个攻坚班的恶警动作极为熟练，他两手各持一根电棍，平行地贴着我的胸部转着圈移动，用环绕电棍的金属放电，至少都是几万伏的电压。我整个上身感到电麻跳动，感觉呼吸急促起来，嗓子冒火。我牙紧咬着跨过我嘴的布带子，喘着粗气。过了一阵，我的一条腿开始痉挛。

在劳教所期间，酷刑可以说是他们对付我的主要“办法”。他们不是第一次用酷刑折磨我。（编者注：曾几天不让睡觉，体罚下蹲、飞“飞机”、纵容犯人殴打等种种酷刑。）但这一次来得似乎更加猛烈。这次，他们电了我半个来小时后，我思想中产生了一个念头：就承受到这吧，出去后可以去揭露他们。结果无法忍受肉体上的极度痛苦，而对我生命中最珍视、而且身心无穷受益的大法说了违心的话。许多人问我在劳教所期间最痛苦的事，这就是最痛苦的事。

我在此严正声明：我信仰法轮大法的心从来没有变过，我在劳教所被胁迫下所写的所有不利大法的东西并非出自我的真心，全部作废。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是邪恶政治流氓集团在国际社会的营救关注下仍无所顾忌地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酷刑折磨、洗脑、剥夺基本人权的最真实证据。酷刑留下的伤痛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痊愈，而酷刑带来的精神迫害，却可能伴随人的一生。(赵明 写于2002年6月5日)

犯人学好
小艾是扒窃犯，原本性情暴躁，说打就打、说骂就骂，犯人都怕她，警察都惧她几分，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接触后，她变了，懂得学会忍让和善待别人，她背会了《洪吟》，把烟也戒了。一天，大队官员把她叫去，问她：“你也学法轮功了？”她说：“是啊，把我劳教不就是让我学好吗？法轮功讲‘真善忍’，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我学好有错吗？法轮功就是好！” (狱中法轮功学员)

一位前癌症患者的心声
印尼学员 林佩英

我修炼前一直爱好运动，身体良好，直到1998年一场大病反复数月，几乎都是躺着，夜不能眠。那时才深刻地体会到了被疾病折磨的痛苦，当我得知脑部长了颗瘤，更加无法克服内心的恐惧和痛苦，常常以泪洗面，家人也很恐慌。后来经医生鉴定我又得了乳房肿瘤，必须动手术、化疗。

那时我仿佛掉进深渊迷失了方向，精神几乎崩溃，那种无助是外人无法了解的。20多年的健身和游泳无法解决老、病、死的根本问题，所花费的时间、精力白白损耗。

幸得好友介绍，喜得大法，在修炼过程中身体日渐好转，体重恢复，气色也变好，一切中西药完全不必服用，即省下了昂贵的医药费。我的心情又随之开朗，生活有了乐趣，家人也很欣慰。

是法轮大法使我重获新生！
恶报实例：
诽谤佛法暴病身亡

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钢屯镇钢南村李长河，在99年镇政府举办的庆祝建国五十周年的联欢会上编排诽谤法轮功的小品，并上了地方电视新闻，蒙蔽了众多不明真相的群众。2002年5月8日，他在去外地旅游途中突然得病，5月9日死亡。
